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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2022 Drive My Car

《Drive My Car》在奥斯卡：时隔40年，滨口龙介能让日本电影重返国
际荣耀？

《在车上》的确更新了日本电影的奥斯卡入围纪录，须知日本电影自1980年代后就进入漫长的落选时期，与奥斯
卡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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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坐在电影院，滨口龙介的《在车上》（Drive My Car，陆译《驾驶我的车》）仿佛将观众丢到车

里，近距离的观赏滨口流派，那份人与人之间忽远忽近的疏离与亲密。不同于《欢乐时光》观众容易从观

影者变成参与者，甚至是《睡著也好醒来也罢》的光影追逐，《在车上》改而将“语言”化为表演的一部

分，透过排练场、车内的录音带、床上的梦境，以及在舞台上的自我疗愈，滨口龙介都证明了，他是最会

将非日常拍成日常的天才。

2021年8月，滨口龙介的新片《在车上》登了日本历史最悠久、最具公信力的《电影旬报》的封面，对于

一部早已在上个月拿下坎城影展最佳剧本的电影来说，不算稀奇，倒是一旁的文案写著：“现在，滨口龙介

正在更新（日本）电影中”。

更新，滨口龙介的《在车上》的确更新了日本电影在美国奥斯卡的入围纪录。甫于今年二月公布的第94届

奥斯卡入围名单，《在车上》入围包括最佳国际电影、导演、改编剧本、影片共计四项大奖，不仅更新日

本电影入围奥斯卡奖项的纪录，更是日本电影首度入围改编剧本与最佳影片两大奖项。而本片也在2月13

日奥斯卡入围名单公布后，上映馆数从110间倍增至213间，短短半个月内票房从3.2亿日圆一路爬升至

5.6亿日圆。虽然相较于2018年同样入围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的《小偷家族》最终回收42.5亿日圆的票房

数字相比，还有一大段距离，但《在车上》入围奥斯卡对于日本来说，更像是一场华丽的复仇。

通过《在车上》，滨口龙介证明了他是最会将非日常拍成日常的天才，而

《在车上》也的确更新了日本电影在美国奥斯卡的入围纪录。



《小偷家族》剧照。 图：网上图片

日韩之争在奥斯卡：谁是“亚洲电影大国” 


回顾亚洲电影征战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的战绩，日本以提名15次、获奖4次的好成绩仅次于法国、义大

利、西班牙与瑞典，成为名副其实的“亚洲电影大国”。然而，直到1956年后奥斯卡才将最佳外语片改为竞

赛单元，而日本过去拿到的三座最佳外语片——1951年《罗生门》、1954年《地狱门》、1955年《宫本

武藏》——都是以“荣誉奖”的形式获颁。而1976年由日本与前苏联共同拍摄、黑泽明执导的《德苏乌扎

拉》，最终更是讽刺的打败日本代表《望郷》拿下最佳国际电影。

此外，日本从1981年后入围次数便大幅降低，2010年《告白》九强止步，只有2003年《黄昏清兵卫》、

2008年《送行者：礼仪师的乐章》、2018年《小偷家族》成功挤进奥斯卡最后五强。直到1950年代拿到

三部荣誉奖后的半个世纪，才终于凭借《送行者：礼仪师的乐章》拿下第四座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寄生上流》“横空出世”对于日本来说无疑是不小的刺激，该片获奖后日

本更难得兴起一股自省风潮，不少日本人在赞叹《寄生上流》为亚洲电影争

光之余，也开始检讨“曾经的亚洲电影大国，怎么会被迎头赶上？”

即便日本电影的荣光已不像早年耀眼，但作为一个曾孕育出黑泽明、小津安二郎、宫崎骏等国际知名导

演，号称“亚洲电影大国”的日本，怎么会甘心这个称号被韩国硬生生夺走？

2020年奉俊昊的《寄生上流》风光入围六项奥斯卡，最终抱走最佳影片、导演、原创剧本、国际影片四项

大奖，奉俊昊也成为继李安之后亚洲唯二获得此殊荣的导演，以及首部非英语电影拿下最佳影片的殊荣。

可想而知，《寄生上流》的“横空出世”对于日本来说无疑是不小的刺激，该片获奖后日本更是难得兴起一

股自省风潮，不少日本人在赞叹《寄生上流》为亚洲电影争光之余，同时也开始检讨“曾经的亚洲电影大

国，怎么会被迎头赶上？”

毕竟相较中港台三地都曾挤入奥斯卡外语片的窄门，韩国直到2018年才凭借《燃烧烈爱》入围最终九强，

却又在短短两年内《寄生上流》入围最佳外语片，最后更一举创下多项纪录。韩国人的后来居上同样体现

在影展上，晚了东京国际电影节十年才设立的釜山影展，在国家政策与企业的支持下，早已反超日本成为

亚洲最盛大 最受瞩目的亚洲电影节



亚洲最盛大、最受瞩目的亚洲电影节。

因此，对比2018年是枝裕和凭借《小偷家族》入围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却被日本右派批判是一部助长窃

盗、丑化日本的电影，滨口龙介的《在车上》出现有如救世主。先是在国外拿到坎城影展最佳剧本，再到

横扫各大影评人协会、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等大奖，随后更在日本国内荣获包括日刊体育、电影旬报、每日

映画等大奖。然而最令人意外的，莫过于在3月11日举办的日本电影金像奖（又有日本奥斯卡之称），不

仅入围九项大奖，最后更是将所有奖项囊括入袋，总得奖数仅次于《谈谈情跳跳舞》13座、《三丁目的夕

阳》《黄昏的清兵卫》12座、《第八日的蝉》、《送行者：礼仪师的乐章》10座。

对比2018年是枝裕和凭借《小偷家族》入围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却被日本

右派批判是一部助长窃盗、丑化日本的电影，滨口龙介的《在车上》出现有

如救世主。

《黄昏清兵卫》剧照。图：网上图片

要在国内被瞩目，得先取得外国好评？ 




能得奖固然是好事，但是面对投票成员多由东宝、松竹、东映、角川四大电影公司组成的日本电影金像

奖，早已被冠上只是业内与商业的颁奖游戏，就连黑泽明与北野武都曾公开表示，日本电影金像奖毫无权

威性可言。很难不让人联想《在车上》的横扫只是评审们的见“奥”转舵，与其说是挺进奥斯卡的强心针，

不如说是在上场前先为电影保一个平安。曾担任《鳗鱼》、《凶暴的男人》、《大林宣彦：电影藏宝盒》

等独立电影监制，在80年代后期发电影日本风起（SHINEMA JAPANESUKU）的改革运动，挖掘包括北野

武等新锐导演的奥山和由便在推特上表示：

“虽然《在车上》横扫日本电影金像奖是理所当然，但是如果这部电影没有先在国外得奖、入围奥斯卡的话，我想

日本～可能连入围都不会给。一部作品的好坏很好懂，这就是我国的电影圈。”

要先在outside取得外人的好评，in日本后才会得到国内的瞩目。从90年代后期开始，可以发现日本电影

圈与观众的口味逐渐和国际脱节，包括北野武、河濑直美、是枝裕和、黑泽清、深田晃司等导演，当年都

是先靠“outside in ”的逆输入法才得以凯旋归国。而这样的状况在艺文气息较强的滨口龙介上显得更为明

显，如果《欢乐时光》没有先在南特影展、卢卡诺影展获奖，滨口龙介首部商业电影也不会这么快问市，

相较于前作，《睡著也好醒来也罢》在日本国内反而获得更多奖项肯定。

而2021年带著坎城影展最佳剧本大奖归国的《在车上》，在日本上映初期并未获得太多的回响、票房更是

不尽理理想，直到2022年初接连斩获国外各大影评人协会大赏，以及入围奥斯卡四项大奖后，电影才正式

获得日本人与媒体的注意。然而长达三个小时的片长、低娱乐性与大量长镜头等“负面评价”，让原本抱著

好奇心走进电影院欣赏日本史上第一部入围奥斯卡最佳影片的观众，难免会落入“曲高和寡”的失落状况。

从90年代后期开始，可以发现日本电影圈与观众的口味逐渐和国际脱节，北

野武、河濑直美、是枝裕和、黑泽清、深田晃司等导演都是靠逆输入法才得

以凯旋归国。这样的状况在艺文气息较强的滨口龙介上显得更为明显。

谁能代表日本去选奥斯卡：黑箱操作结果？ 


但不可否认，在奥斯卡这场“为国争光”的投票与公关游戏中，《在车上》不仅成功抢到入场券，也代表日

本重返昔日荣耀。与其拿来与《寄生上流》的娱乐性相比较，《在车上》入围奥斯卡的意义一部分是雪

耻，同时也是彰显日本的“选片”口味的改变。
综观代表日本参加奥斯卡的电影，山田洋次与黑泽明的电影

多次代表日本电影出征奥斯卡，中村登导演的两部作品《古都》与《智恵子抄》的入围率更是百分之百，

两部作品最终都闯入决选名单。



日本从1980年代后开始进入漫长的落选时期，但日本之所以开始与奥斯卡渐行渐远，错的，不在品质而是

选片的品味 1980年代 虽然片厂制度开始崩坏 大型电影公司年产量逐年下降 倒也让独立电影院遍地



选片的品味。1980年代，虽然片厂制度开始崩坏、大型电影公司年产量逐年下降，倒也让独立电影院遍地

开花，提供日本观众前所未有的观影体验，也成为灌溉新锐导演的养份。1980年代，一字排开有相米慎二

《台风俱乐部》、伊丹十三《丧礼》、森田芳光《家族游戏》等导演的绽放；1990年代日本更是久违地迎

来国际电影节获奖潮，包括1997年今村昌平的《鳗鱼》与北野武《花火》分别摘下坎城与威尼斯的大奖，

河濑直美也在同年以《萌之朱雀》赢得坎城影展金摄影机奖。

但是这二十年间，这些作品都没有被选为“日本代表”，尤以这些年的奥斯卡代表与日本历史最悠久、最具

权威的电影杂志《电影旬报》的年度十大电影，相距甚远。而1985年黑泽明的《乱》因为是日法合拍，无

法代表日本参赛，而本片也入围该年度美国奥斯卡导演、摄影、美术等大奖，最终由和田惠美抱走最佳服

装设计奖。



日本从1980年代后开始进入漫长的落选时期，但日本之所以开始与奥斯卡渐

行渐远，错的不在品质而是选片品味。1980年代，虽然片厂制度开始崩坏、

大型电影公司年产量逐年下降，独立电影院与新锐导演却发展蓬勃，只是这

些作品都没有被选为“日本代表”。

日本每年的奥斯卡代表是由“日本映画制作者连盟”（简称 映连），只要符合美国奥斯卡上映日期与时间等

资格，缴交书类审查申请书即可报名，每年报名数大约落在20部上下，最后由来自不同领域的专业评审，

关起小房门选出该年度的日本电影代表。然而，不知道是否公平、公正的做法，也曾引发北野武的不满：

“日本电影最糟糕的是，电影制作公司同时也是电影院的经营者。我的作品从未被选为奥斯卡日本电影代表。更令

人烦躁的是，日本电影金像奖只是东宝、东映、松竹、日活这些大公司轮流拿奖，请问，选出这些片的会员又是

谁？”

其实映连的出现与整合，也是为了避免像1996年的事件再度发生。周防正行执导、役所广司主演，描述中

年上班族在社交舞中重拾人生乐趣的《谈谈情跳跳舞》，在全球获得叫好叫座的票房成绩，成为该年度代

表日本电影参加奥斯卡的大热门。然而，当年被选为日本代表的却是山田洋次的《学校II》，加上本片在美

国上映前先行于日本电视台播映，违反当时奥斯卡的入围规则，导致电影也失去入围其他奖项的资格。

因此纵观日本电影近十年的奥斯卡日本代表，仍不免怀疑选考委员的选片基准。2013年是枝裕和凭《我的



意外爸爸》获得坎城评审团大奖，原以为有望成为日本代表，但最终出线的却是石井裕也的《宅男的恋爱

字典》。当年担任选考委员之一的品田雄吉表示：

“《送行者：礼仪师的乐章 》展现日本独有的纳棺文化因而获得奥斯卡，而《宅男的恋爱字典》同样展现日本职

人的特别之处，整体概念近似于《送行者：礼仪师的乐章 》。因为只能选出一部作品，所以不管是什么结果势必

都会有争议，但这都无关政治打算，而是选出一部我们希望向奥斯卡展现什么样的日本电影。”



而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相较于过往的武士电影、反抗威权等宏大叙事作

品，近年的日本电影多将焦点放在与自身相关，专注于人与人交流的普世价

值，使得2000年后日本想展现给全世界的格局，逐渐缩小也略为保守。

日本想透过电影展现什么？如果考虑到奥斯卡的政治正确，日本对政治的暧昧态度也难以推选侧写反战却

带有一丝同志之情的《东京小屋的回忆》；明显反战与批判日军恶行的《间谍之妻》；抑或是缅怀神风特

攻队的《永远的0》与看似反战实质是反战败的《谢谢你，在世界的角落找到我》。因此与战争相关的题

材，日本过去只推派聚焦于民族苦难的《战场上的明信片》、《我的长崎母亲》。对于迟迟没有走上转型

正义之路的日本，政治归政治、电影归电影一词，或许并不成立。

而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相较于过往的武士电影、反抗威权等拥有宏大叙事的作品，近年的日本电影多将

焦点放在与自身相关，专注于人与人交流的普世价值，使得2000年后日本想展现给全世界的格局，逐渐缩

小也略为保守：例如专注于亲情的《扶桑花女孩》、《幸福汤屋》、《晨曦将至》；主打虐恋的《阳光只

在这里灿烂》、《百元之恋》、《天气之子》。而以上也不难看出电影知名度与票房同样是考量之一。反

观像岸善幸《啊，荒野》、冢本晋也《野火》、桥口亮辅《三心两性》、青山真治《人造天堂》、北野武

《座头市》等具有争议性议题的电影，在选考委员眼中似乎难登“大雅”之堂。



《送行者：礼仪师的乐章 》剧照。图：网上图片

《在车上》能令日本重返国际荣耀？ 


《在车上》真正的意义，不只是华丽的复仇与重返国际荣耀（不管有没有得

奖），而是未来日本电影的内容与市场，必须走出“加拉巴哥化”的窘境，

重新改写日本电影制作、行销，乃至于观众的观影选择。

当然每年选考委员不同也会有不同结果，今年则是由曾担任贾樟柯、侯孝贤、北野武监制的市山尚三领

军，包括旅法导演诹访敦彦、知名游戏《超时空之钥》编剧加藤正人、《送行者：礼仪师的乐章》摄影浜

田毅、评论家恩田泰子、演员坂野友香、记者関口裕子等人，从13部申请的作品中选出《在车上》作为今

年度代表日本电影角逐奥斯卡，不难看出本片脱颖而出的理由。

正因为奥斯卡只是一场美国人的投票游戏，能够在这场游戏中获得外国人的肯定、进而透过有全程转播的

奥斯卡颁奖典礼彰显国威，甚至是重返“亚洲电影大国”的荣耀，或许才是日本人相较于欧洲三大影展更重

视奥斯卡的原因。因此许多人也十分期待滨口龙介能否成为继勅使河原宏与黑泽明，第三位获得最佳导演

的日本人。

此外，《在车上》有改编自“村上春树”原著短篇小说的光环加持，以及以契诃夫剧作《凡尼亚舅舅》贯串

全片、透过戏剧打破“语言”的藩篱，将普世价值扩大至灾后重生的希望与疗愈感，与全世界正处于疫情下

的共生，不谋而合。《在车上》有望成为继《送行者：礼仪师的乐章》日本第四座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



只可惜《在车上》不是《寄生上流》，也不会成为《寄生上流》第二。后者靠著高娱乐性与行销手法，成

功在奥斯卡入围后在世界各地创下前所未有的票房纪录，先行获得奥斯卡投票会员的“观赏票”与好评。反

观片长长达三个小时，只在各国艺术电影院上映的《在车上》，全片带有浓浓非主流色彩、作者风格的

《在车上》，难以形成《寄生上流》在全世界刮起的炫风。

《在车上》的出现的确为日本电影在国际上写下新的历史篇章， 但本片真正的意义，不只是华丽的复仇与

重返国际荣耀（不管有没有得奖），而是未来日本电影的内容与市场，必须走出“加拉巴哥化”（指在孤立

的环境如日本市场下，独自进行最适化而丧失和区域外的互换性，面对来自外部适应性和生存能力高的品

种，最终陷入被淘汰的危险）的窘境，重新改写日本电影制作、行销，乃至于观众的观影选择，这趟属于

《在车上》的公路之旅，才算是真正达成目的。


